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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人才早期专业训练的基本路径

朱亚宗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杰出人才各有特色，早期专业训练的路径也多种多样。综观古今中外杰出人才的
成长之路，早期专业训练基本的成功路径有三种：核心专攻式、交叉兼修式与转向改行式。路

径虽异，殊途同归。对各种训练路径应有开放的认识，对年轻学子的选择应持包容的态度，使

各类禀赋的人才训当其所，各展其能，使中华民族的高层次人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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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经济、科教、军事与社会各方面迈向
高端的新时代，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成为宝贵

的第一资源，也就成为最终决定国际竞争格局的

战略问题。而高水平的早期专业训练又是优秀青

年人才通向杰出人才的不二法门。本文所论及的

“早期专业训练”不同于中学阶段的通识教学，本

文专指大学时期专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训练，

或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师徒相传与自学成才式专业

训练。吴文俊和王淦昌早年经法国数学中心与德

国物理中心名师的高水平专业训练，不仅得

“鱼”，而且能 “渔”，回到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

后，又数十年未曾出国，却终生立于本学科的世

界前沿，并成为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巨擘。吴文

俊以拓扑研究与机器证明独领风骚，王淦昌以提

出中微子测量方法和激光约束核聚变思想而开辟

新境界。著名航空航天专家陈启智校长曾说起钱

学森先生关于八次改行的谈话，钱先生将从心所

欲转换学科专业的能力归因为早年扎实的基

本功：

“我先后改行八次，早年在交通大学学的是机

械专业，到美国改学空气动力学，后来又搞弹性

力学、物理力学、火箭与火箭发动机、工程控制

论。回国后研究导弹与航天，现在又研究系统工

程与系统科学。但是我每次改行都比较顺利，主

要原因是基础与专业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多年来

我一直注意基础理论学习。在加州理工学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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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工作涉及数学和物理的问题需解决，我在

学习工程技术之余，选学了量子力学、统计物理、

复变函数等数理课程，为我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厚

实的基础。所以，我在与我的导师冯·卡门 （世

界享有盛名的航天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研究时，

他总是对我深厚的理论功底赞不绝口”［１］。

综观古今中外杰出人才的成才之路，高水平

的早期专业训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虽说先天的

天赋与后天的实践对杰出人才的成长非常重要，

但优异的天赋若无早期专业训练就无法充分发挥，

而早期的专业训练储备，又是成年后把握实践机

会的重要条件。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文章 《伤仲

永》，说的是自己家乡的一位天才少年仲永，５岁
即能作诗，幼时能 “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

可观者，邑人奇之”［２］。遗憾的是其父亲让仲永奔

走于乡里博取金钱浮名，耽误了早期的专业训

练，仲永十二三岁时已名不符实，到二十岁时更

平庸无奇了。宋代的另一位诗人陆游，天赋或不

如仲永，《宋史·陆游传》记载其 “年十二，能

诗文，”但在家学的教养下不断地进步，到十三

四岁时能欣然会心于陶渊明的诗歌，至十七八岁

时又熟读王维诗歌。幸运的是陆游在 １８岁那年
又认识了当时一流的学者、诗人和爱国者曾几，

“曾几是那时的最有成就的作家，在他和陆游的

接触中间，他把他的所得传授给陆游。陆游接受

了这一份教训”［３］。陆游在早期以师徒传授的方

式获得了高水平的诗歌与思想的专业训练，虽然

仍需人生阅历和创作实践的磨练，但已为他日后

经军旅生涯而攀登中国诗坛高峰奠定了扎实的训

练基础。

早期专业训练的重要毋庸置疑，训练的方式

也异彩纷呈，但是从宏观脉络上分析，杰出人才

成功的早期专业训练可分为以下三种基本路径：

一、核心专攻式

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作为对世

界认识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学科专业体系必须分门

别类，尤其是现代教育系统中的学科专业分工非

常明确，而每一个具体专业都有其核心课程，如

理论物理学专业的四大力学，中文专业的中国文

学史、文艺理论，等等。大学专业训练围绕这些

核心课程展开，对学生学业的考评也以核心课程

的学习成绩为准。大学核心课程成绩佼佼者，常

是未来相关专业的杰出人才。１９５１届清华大学招
生录取率仅４％，物理系学习成绩数一数二的两名
学生是周光召和高伯龙，二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与工程院院士，周光召是国际著名理论物

理学家和中国原子弹工程主要贡献者，高伯龙则

是中国激光陀螺之父。

杨振宁的早期专业训练堪称完善卓绝。杨振

宁本是天才型学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又专

心致志刻苦攻读物理学及相关课程。在西南联大

本科与硕士生阶段，又得益于三位名师的具体指

导。吴大猷将融合美与物理学的对称性原理教给

了杨振宁，１６年后荣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与对
称原理直接相关；王竹溪则将杨振宁引导到统计

力学领域；而数学家父亲杨武之使杨振宁懂得了

群论的美妙及其与物理学的密切关系［４］。这些早

期专业训练的深远影响，可从杨振宁对一生研究

工作的回顾中读出：“统计了一下自己一生所发表

的论文，其中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三分

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５］８６。

杨振宁赴美攻读博士及博士后期间的专业训

练，又得益于三位风格相异而互补的物理学大

师。杨振宁的博士生导师，即后来的美国氢弹之

父泰勒，是直觉型大师，杨振宁从他身上学到了

从书本上和其他老师那里学不到的特殊才能：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他的物理跟书本上的

很不一样……通过跟他进行交谈和辩论，不需要

几个礼拜就能够了解到他对于物理的了解的办

法：哪些东西是应该注意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不

注意的……跟泰勒接触后，我学到了比较注重数

学跟物理的关系的精神，而比较不注重数学跟物

理的关系的细节……泰勒是不大注意证明的，他

的想法是比较直觉的，有时他的直觉结果也不全

是对的……不过，他的好处是触角伸得非常之

远，往往在没看清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抓住了它的

精神，然后再想办法把中间的路连起来……比较

着重直觉了解，比较着重数学跟物理之间关系的

直觉观念，比较不注意证明的这种精神，是在我

跟他接触时获取到的一个收获”［５］１３４。杨振宁攻

读博士期间，有一年半时间跟从一位实验教授艾

里逊做低能核物理实验，参与建造了一个 ４０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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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伏特的小加速器。动手实验是杨振宁的短

板，这一实验训练一方面使他对理论与实验的关

系有更深切的认识，另一方面导师泰勒评价他

“实验并不太成功”，终于使杨振宁 “抛弃实验物

理，重新回到理论物理”［５］１３５。杨振宁的早期训练

经验表明，才能缺陷的短板常受天赋所限，补短

板只能因人而异，未可一概而论。杨振宁攻读博

士期间还受到费米的影响。费米不仅在理论与实

验两方面均作出超一流创新，而且是美国曼哈顿

工程关键技术攻关的第一功臣，是科学、技术、

工程三位一体的人类科学巨星，在物理学核心知

识才能方面，则是数理论证、直觉洞察与实验设

计三才俱佳的超一流物理学大师。由于得到费米、

泰勒、艾里逊三位大师的熏陶和传授，２６岁的年
轻博士杨振宁不仅完成了高水平的物理专业训练，

并且获得了物理学精神与方法的全面深刻的基本

理念：“觉得有两件事情得要齐头并进：就是证明

是有用的；直觉也要发展。当这两件事情结合得

很好的时候，对于这个学科就可以掌握得多一

些”［５］１３４。此时的杨振宁博士，踌躇满志，只要机

会来临，即可崭露头角。

与杨振宁不同，数学大师华罗庚走的是自学

成才的道路，但是华罗庚的自学与爱因斯坦、钱

穆的自学又大不相同。爱因斯坦与钱穆皆在远离

学术中心又无名师指导的条件下，靠自学一举做

出震惊物理学与历史学的重大成果。而华罗庚于

金坛县、清华大学和剑桥大学三段专业数学训练

中，在清华和剑桥曾受名师熊庆来、杨武之、阿

达玛、维纳、哈代的直接教导，后三者是国际一

流数学大师。华罗庚的专攻式专业训练虽有名师

亲炙，但他训练过程最启人心智的是走自己的路

的独特风格。一是求真务实，不慕虚荣。华罗庚

赴剑桥留学时，导师哈代曾托海尔布伦转交一张

纸条：“请转告他，他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

位。”不料华罗庚竟回答说： “谢谢您的好意，我

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

些有意思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

浪费时间了。我不想念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

个访问学者。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

为了学位。”海尔布伦很感意外地说： “东方来的

人，不稀罕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者，你还是第一

个，我们欢迎你这样的访问者”［６］６６。二是学研结

合，相互促进。华罗庚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他自认不是才华盖世的天才，信

守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的哲学，无

论是学习还是研究，都由易及难，积小功成大功。

华罗庚的论文起步非常早，在家乡金坛县自学期

间，年仅１９岁时即在上海 《科学》杂志发表第一

篇数学论文 《Ｓｔｕｒｍ氏定理的研究》，到１９３０年２０
岁时又在同一杂志发表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

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正是这篇并非了不起

的数学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熊庆来、杨武之等名

家的注意和赞赏，从而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

员的良职，顺利打开通向数学大师的学术之

门［６］２９－３１。从此，华罗庚在学术训练和数学研究的

道路上势如破竹，如有神助。在清华大学时，华

罗庚以每天工作１２小时的超常勤奋，除了补上大
学数学系的课程外，还学习了杨武之的 《群论》，

希尔伯特的 《数论报告》，哈代的数论分析新方法

———圆法，至赴剑桥留学前，共发表论文 ２５
篇［６］５０－５１，在剑桥留学期间，华罗庚又听了七八门

课程，记了一厚叠笔记，并写了１０多篇论文［６］６７。

至此，华罗庚终于成为数学训练臻于完美、研究

成果跻身一流的数学新星。

专业训练走核心专攻路径的年轻人，常常遇

到的问题，一是面对高山般的学科专业体系 “进

不去”，二是进去以后又 “出不来”。国画大师李

可染的破解之道是，“始终如一以顽强执着态度，

向中国画传统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酝酿、

咀嚼、反刍，再 ‘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７］。用

苏轼评论唐代画圣吴道子的话来说，即是 “出新

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８］。既要能

深入传统，又要能跳出传统，就不能只靠苦工，

而是 “功夫要死，脑筋要活”，两者缺一不可。

杨振宁和华罗庚的早期专业训练成功地达到了这

一境界，他们不仅能严苛刻苦地训练和继承，而

且能独具匠心地总结和升华。杨振宁从国内外六

位大师身上学到过硬基本功的同时，领悟到训练

要达到计算证明、直觉领悟与实验设计三才兼具

的效果。而华罗庚在金坛、清华、剑桥的三级跳

式扎实训练中，领悟到优秀数学家的训练要三管

齐下：“计算技巧的熟练”、 “直观能力的培养”

和 “创造性思考的能力”［９］。杨振宁与华罗庚，

一科班，一自学，一物理，一数学，却在早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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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训练后殊途同归：形下的技能与形上的哲理

兼得。

二、交叉兼修式

统计表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愈来愈青睐综

合集成与交叉创新成果，近年来这一比例已达三

分之二。集成与交叉当然可以通过不同团队与个

人的合力来完成，但是不管团队联合还是个人合

作，起核心作用者都是兼通不同学科专业的复合

型人才。情况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指出的那

样，“到科学地图上的这些空白地区去作适当的

查勘工作，只能由这样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

每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专家，但是每人对他的邻

近领域都有十分正确和熟练的知识；大家都习于

共同工作，互相熟悉对方思想习惯，并且能在同

事们还没有以完整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新想法的

时候，就理解这种新想法的意义。数学家不需要

有领导一个生理学实验的本领，但却需要有了解

一个生理实验、批判一个实验和建议别人去进行

一个实验的本领。生理学家不需要有证明某一数

学定理的本领，但是必须能够了解数学定理中

的生理学意义，能够告诉数学家他应当去寻找

什么东西”［１０］。科技创新经常扎根于交叉领域

的现象与规律，使不少在早期专业训练中不按

部就班而自出机杼的学生，于未来科技创新中

异军突起。

大学里总有些学生对规定的课程不能全力以

赴地学习，同时又自主地钻研其他学科专业的课

程。这样的学生，正统的老师自然不认为是好学

生，甚至被误解为学习懒惰或能力不足。但是这

类学生常常能建构起与众不同的独特知识结构与

能力结构，其中有的人会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独

具慧眼地发现问题和独辟蹊径地解决问题。爱因

斯坦就是这样一位在学业上 “离经叛道”的奇才。

爱因斯坦在学习气氛自由宽松的阿劳中学的毕业

成绩相当不错，代数、几何、解析几何、物理、

历史等５门功课获得最高分６分，还有德语、意大
利语、化学、自然历史等４门功课获得５分，只有
地理与绘画得４分，已表现出数理方面优秀的品
质［１１］。但是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后，老师的要求

与爱因斯坦的兴趣发生了冲突。爱因斯坦提出的

雄心勃勃的检测以太的实验被导师韦伯否定，爱

因斯坦欣赏数学家闵可夫斯基将数学与物理相结

合的思想，却对其繁复的数学计算技能不感兴趣，

以致给闵可夫斯基留下懒惰的印象：“他从不为数

学操心”［１２］。事实上，爱因斯坦有自己明确的学习

方向和扬长避短的策略：“我不久就学会了识别出

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许多其他东西

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

标的东西撇开不管。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人

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

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但是得说句公道话，

我们在瑞士所受到的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动力的强

制，比其他许多地方要少得多。这里一共只有两

次考试，除此以外，人们差不多可以做他们愿意

做的任何事情……这种情况给予人们的选择从事

什么研究的自由，直到考试前几个月为止。我大

大地享受了这种自由”［１３］７－８。结果，爱因斯坦的

毕业成绩在同班５名同学中位列第４，在正常毕业
的４名同学中位列最后。但是，爱因斯坦失之东隅
而收之桑榆，“我大部分时间却是在物理实验室里

工作，迷恋于同经验直接接触。其余时间，则主

要用于在家里阅读基尔霍夫、亥姆霍兹、赫兹等

人的著作……包括弗普尔的著作 《空间结构》和

《麦克斯韦的电子理论》”［１３］７，其中麦克斯韦理论

是超越课堂讲授的物理学新理论，其他各位物理

大师的著作又使爱因斯坦比同学更多掌握物理学

发展的历史脉络。而物理实验室的大量工作使爱

因斯坦的物理学成为有血有肉的物理学，由此酝

酿出物理学创新的盖世才华：将最抽象的理论创

新扎根于最简单坚实的实验事实之上，并善于大

胆预言新的物理现象。

除了物理实验、物理学史与麦克斯韦新理论

方面的独特收获外，爱因斯坦对哲学的用功和收

获也远远超越同侪。他在晚年给早年相对论研究

的合作者贝索的信中写道： “至于说到马赫对我

的发展的影响，它的确是很大的。我记得十分清

楚，在我学习的最初年代里，你曾使我注意到他

的 《力学》和 《热学》，这两本书给了我深刻的

印象。它们对于我自己的工作的影响程度，说实

在的，我并不清楚。就我所意识到的来说，休谟

对我的直接影响还要大些……但是，如我所说

的，我没法去分析那些在不知不觉的思想中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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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１３］４３８。马赫是著名的力学家和哲学家，

休谟也是重要的哲学家，他们的科学哲学思想虽

然后来都已落后过时，但在爱因斯坦青年时代却

是训练和启示其哲学思维的重要思想。这些哲学

思想的影响和潜移默化，对其后来科学创新影响

的过程和细节，爱因斯坦本人难以说清，但马赫

和休谟的哲学思维给爱因斯坦留下 “深刻的印

象”，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爱因斯坦创立相

对论的科学实践，即遵循从哲学思维切入的路

径。爱因斯坦以敏锐的哲学思维发现了经典物理

学两个基本理论———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理

论之间的内在矛盾，即伽利略变换与光速不变之

间的矛盾，从这一问题出发，爱因斯坦在远离学

术中心又无名师指导的伯尔尼专利局一举独创相

对论。在这场物理学重大创新的国际竞争中，不

仅击败了依托最新精密实验 （迈克尔逊·莫雷实

验）构建理论的研究路径，而且战胜了依靠数学

功力创新理论的研究路径。虽然在细节上无法说

清楚哲学如何具体渗透到物理学研究中，但在宏

观上爱因斯坦明确地认识到，哲学思维有指导科

学工作者正确选择创新路径的重大功能： “哲学

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可是哲学的推广

一经建立并广泛地被人们接受以后，它们又常常

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们能指示科

学以许多可能着手的路线中选择一条路线”［１３］３７４。

事实上，哲学思维不仅能指导科技工作者在各种

可能的研究路径中选择合理的路径，而且对科技

问题从哲学分析切入，本身即是一条重要而常用

的研究路径。

在爱因斯坦独创相对论后整整７０年，麻省理
工学院不循规蹈矩学习的毕业研究生费根鲍姆，

在１００多年未能解决的湍流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他在流体稳定的层流转向混沌的湍流过程中

发现一个规律，即周期转变的收敛比率是一个常

数４６６９———费根鲍姆常数［１４］。这一重大发现震动

了世界物理学界，杨振宁好奇地询问费根鲍姆的

老师：“他是不是一个杰出的学生？”老师回答说：

“他念书还可以，不过没有人觉得他后来会做出这

惊人的贡献。费根鲍姆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

喜欢玩计算机。他口袋里整天带着一部小的计算

机，整天都弄着。这一件事情，通常对于一个学

生的学习进度，不是最好的，因为太喜欢玩计算

机的人，会把他的精力用到一个特别的方面

去”［１５］６７。杨振宁感慨地评论说： “一个专业的教

育，而且又是规定得很多、很严的专业教育，不

能够灵活地发挥一个青年学生的喜好和能力。在

我所熟悉的研究领域里，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

我们，确实有许多人，他们的成就，就是因为他

们所做的东西，是从前的人所没有做过的，那就

代表今天根本没有这些专业，把学生们都限制到

很狭窄的既有专业中去是很不好的办法……在向

新的知识领域进展的步骤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

就是常常会把不同的领域里面的知识结合在一起。

比如费根鲍姆的工作是介乎计算机、物理学和数

学之间，假如一个人只做这三样中的一样，那么

很难想象他会得出费根鲍姆的发展”［１５］６６－６８。

需要指出的是，超越专业规定课程而交叉兼

修的学生，未必都像爱因斯坦和费根鲍姆那样本

专业成绩平平而腾出精力掌握另外的特长。有些

天赋优异而又能适应大学严格教学秩序的学生，

可以兼顾本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兴趣特长的钻研，

甚至同时成为多个专业的拔尖人才。钱钟书当年

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同乡族人钱穆教授称赞其

“聪慧异常人矣……，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

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

目”［１６］。兴趣旁涉，博览群书，横扫清华图书馆

的钱钟书不仅是外文系头号尖子，而且中国文史

造诣驰名清华，大学三年级时在 《新月月刊》发

表书评，将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权威作

者 “周作人驳得无可置辩”［１７］。理工科也有这样

的尖子学生。因创造有限元算法而享誉世界的数

学大师冯康院士，年轻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

央大学电机系，后来兴趣从工科转向理科，在转

物理系未遂的情况下，同时修习电机系与物理系

的课程，转入物理系后兴趣又从物理学转向数

学，“在三四年级，他几乎将物理系和数学系的

全部主要课程读完”［１８］。大学毕业以后，冯康继

续在数学方面深造，先后受教于陈省身、华罗庚

和庞德雅琴三位世界级著名数学大师，由此形成

以数学为主，兼通经典物理和工程的复合型知识

结构。冯康以这样深厚宽广的知识基础转向新的

学科专业———计算数学后，很快成为中国和世界

计算数学的顶尖高手，并取得两次重大的科学突

破：在世界首创有限元算法和哈密尔顿系统辛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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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算法，被全世界广泛应用于几何物理条件复杂

的工程计算和天体轨道、微观粒子轨道的精确计

算。两项成果分别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

二等奖。

三、转向改行式

高水平的专业训练与科技创新、人文创作一

样，不可能在消极被动的精神状况下进行，而必

需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作支撑。爱因斯坦指

出，“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

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

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

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１３］１０３。爱因斯坦的观点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相似，但恩格斯更

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认为精神的动力不

仅是激情，而且有思虑： “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

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

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

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 ‘对真理和正义的热

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

怪癖”［１９］。而古今中外的教育体制难以避免的一

个问题是，年轻学生不可能在入学时都已找准自

身特点、社会需求与学科专业之间的契合点，在

目标模糊的情况下，也就难以产生学习训练的强

烈愿望，因而专业训练期间学科专业的转向改行

就不可避免，而且原因也如恩格斯所言 “是各式

各样的”。就笔者对人文与科技人才的有限了解

而言，早期专业训练期间转向改行的杰出人才不

在少数，如国内现当代的鲁迅、郭沫若、胡适、

赵元任、胡乔木、钱学森、钱伟长、于敏、郝柏

林，等等。

１９２９年，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１９３４年又以总分第一名的
成绩毕业于机械工程学院。在大学学习期间，钱

学森目睹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上海的一幕，又受

孙中山与鲁迅 “航空救国”论的影响，于是到交

通大学图书馆阅读了不少关于飞艇、飞机和航空

理论的书籍，“当时虽没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

动力学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

业”［２０］９１。钱学森大学毕业后决心从铁道机械工程

专业转向航空专业，并于１９３４年考取清华大学唯

一的一名航空留美公费生，１９３５年秋进入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一年后就获得飞机

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但是美国飞机制造厂不接纳

外国实习生，钱学森无奈之下又一次改行，到加

州理工学院投奔世界航空理论大师冯·卡门，转

向空气动力学和航空理论，并成为冯·卡门最得

意的高足。钱学森早期的转向改行，从技术工程

层面转向技术科学层面，到１９３９年获加州理工学
院航空与数学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提出的卡门

—钱学森公式又作为经典写入空气动力学的教科

书。至此钱学森的早期专业训练可谓功德圆满，

在技术科学的训练路径上登峰造极。钱学森以后

的多次专业改行都在技术科学范畴内，因而犹如

高山之水飞流直下，水到渠成。鉴于早期专业训

练和多次改行的成功，钱学森在 《光明日报》发

表了总结性文章 《科学技术工作的基础训练》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０日），钱学森强调理论性的基础课
与专业课的区别，工科的学生应当先要打好理论

基础，再来学习工程技术。直到晚年，钱学森仍

然沿袭这一思想：“我每次改行都比较顺利，主要

原因是基础与专业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多年来我

一直注意基础理论学习”［２１］。但是工程界泰斗茅以

升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在 《光明日报》发表了

《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科
学技术工作的基础训练＞一文的商榷》（《光明日
报》，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４日）“茅以升有着与钱学森不
同的治学经历。茅以升作为工程技术专家，以为

先掌握了某种技术，再来学习理论，也不见得

错”［２０］３９８。两位大师的不同见解，表明人才的早期

训练路径不是单一的，技术科学与基础科学工作

者的训练和改行应如钱学森所言，先打好理论基

础，而工程技术工作者的训练和改行一般先从学

习掌握某种技术开始。

但是，杰出人才早期训练及转向改行的实际

情形精彩纷呈，远比钱学森与茅以升争论的基础

与专业孰先孰后要复杂得多，不少大跨度的转向

改行是否有章可循，是目前教育学和人才学难以

明确回答的问题。法国科学家德布罗意是从文学

转向物理学，并以博士论文荣获诺贝尔奖的奇

才。１９１３年，２１岁的德布罗意获巴黎大学文理
学院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因受物理学家哥哥莫

里斯的影响，德布罗意开始关注和学习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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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国际物理学界的最高论坛———索尔未会议

（１９１１年）关于量子论的最新信息传来时，德布
罗意燃起了投身量子问题的激情，决心为充满希

望和挑战的量子论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于是转

到哥哥莫里斯的实验室专门从事物理学研究。

１９２３年，德布罗意以物理学界未有的大胆想象，
将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推广到实物粒

子，认为实物粒子不仅有粒子性，也有波动性，

并将这一思想写进了博士论文。１９２４年，德布罗
意更将波动性推广到一切物质，指出物质质量愈

大，速度愈高，则波长愈小［２２］。１９２５年，实验
证实了电子的波动性。１９２６年，薛定谔吸取物质
波动性概念，并创立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这

样，物质波思想从实验到理论正确地引导了量子

力学的发展。１９２９年，３７岁的德布罗意荣获诺
贝尔物理学奖，在人类科学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

罕见的精彩篇章。

中国大跨度转行成功的杰出人才也很多，中

国氢弹第一功臣于敏院士与钱学森相似，但转行

跨度更大，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从电机系转到

物理系，而且物理、数学一起修习，成为工程技

术、技术科学与基础科学兼通的复合型杰出人才，

在后来的氢弹物理设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

作用。其他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胡适弃农

从文，钱伟长、郝柏林弃文从理，都成为转行成

功的世界著名人才。

通向杰出人才的早期专业训练之路多种多样，

成就的杰出人才也各有特色。核心专攻式路径适

于名师出高徒，可能培养出杨振宁、费米、华罗

庚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巨星；交叉兼修式路径

利于突破旧规，或可造就马克思、爱因斯坦、冯

康式的超一流人才；而转向改行式路径有望产生

钱学森、德布罗意、鲁迅等不拘成法、自出机杼、

异军突起的世界级大师。对各种训练路径应有开

放的认识，而对年轻学子的选择持包容的态度。

对待年轻人才的成长，既重一时，也看千秋，使

各类禀赋的人才训当其才，各展其能。使中华民

族的高层次人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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